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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花

很难找到了，好不容易在公园的一角，遇见一
棵槐树。

花儿正开着，清香里闪着银光，甚是好看；但枝
杈却像没吃饱似的，显得干枯瘦小。

这让我一下子想起童年，想起缺吃少穿的年
代。母亲为节省面粉，蒸出的馒头掺入了大量的槐
花。

你一定看到了，一朵花开了，一朵花落了。
阳光悠闲地把一棵树，已制造完整的影子，搬

到了窗台上。
风不断抓来一些清香，交给脸庞上，一直向南

地张望。娃又出门两个多月了，母亲把一些念词，
轻轻地置在唇口，嚼了又嚼。

一棵树·一朵花
徐子飞

德柱大叔老了，老得两眼昏花恍如隔世，
老得手脚僵硬不再麻利，老得只剩一把枯枝般
的瘦骨，老得再也无法迈着大步走到那间陪伴
了他一辈子的修车小铺。

德柱大叔的修车小铺位于镇郊西边，那里
除了一条伸向山外的布满坑洼极其难走的土
路，周围都是庄稼地。修车小铺是一间青砖垒
成的店面，房顶上紧密地排列着扇形的黑瓦，
瓦片的缝隙里长出一缕一缕细长的青草，随着
季节绿了又黄，黄了又绿。

德柱大叔十几岁时到山外学了修车手艺，
便在这里盖了这间小小的铺子。门前的这条
土路虽然难走，却是一条连接着镇里十几个村
子和山外的唯一通道。每天，都有一些大小车
辆拖着呛人的尘烟颠簸而过，也有许多村民赶
着牛车拉着板车推着架子车吱吱嘎嘎地走在

土路上，人和车子及牲畜身上都蒙着一层厚厚
的土灰，时常有各种车子来到德柱大叔的铺子
里修理。赶上雨雪天气，会有更多的人一边咒
骂着天气和土路，一边喘着粗气汗流浃背地把
坏了的车子推到铺子里。

德柱大叔白天忙着修车，晚上就住在铺子
里。每天晚上，无论天气好与坏，他都会在铺
子的房檐下挂上一盏明亮的马灯。有一次，我
的自行车后闸掉了一个镙丝，推车来到德柱大
叔的铺子。当说起这盏马灯，德柱大叔说，这
条路不好，车坏的多，在这里开铺子就是为了
给人方便，要是半夜三更赶上车出了毛病，开
车的该有多急。亮着这盏灯，大伙知道这里有
人，心里就踏实多了。听着德柱大叔的话，我
的眼前出现一幅画面：多少个夜晚，或万簌俱
寂悄无声息，或风急雨骤尘烟四起，或大雪飘
飘寒气袭人。那些因车子故障无法赶路而焦
急万分的人，满怀希望向着这盏明亮的马灯奔

来。随着急促的重重的砸门声，德柱大叔披着
衣服打开铺门，二话不说抄起工具修理车子
……

有一天的夜半时分，随着一阵杂乱沉重的
砸门声，一个浑身冒血的外乡人倒在了铺子门
外。德柱大叔开门一看，丝毫没犹豫，把外乡
人抱到屋里。原来，外乡人开着一辆小货车经
过这里，因为路上的一个大坑歪进沟底。外乡
人跌得血肉模糊，小货车摔得七零八落。德柱
大叔找来乡医，给外乡人上药包扎，自己用了
一个晚上才把小货车修好。外乡人感动得热
泪长流，他跪在德柱大叔面前连磕三个响头，
说这辈子忘不了德柱大叔的救命之恩，忘不了
这盏亮着的马灯。看着外乡人远去的身影，德
柱大叔布满血丝的眼睛涌上一层水雾，他一边
把药钱递给乡医，一边说，唉！这一辈子谁没
个难处？谁不求人？都不易，不易啊……

只要有点空，德柱大叔就背起一个大藤

筐，扛起一把大铁锨，顺着土路往前走。他用
藤筐背来细碎的沙石，填到那些坑洼里，用铁
锨拍平，用双脚踏实。村里人说，德柱这人心
善哪，这是顶好的一个老实人哪。也有不怀好
意的人走到跟前说，德柱，你这铺子的买卖全
仰仗这条土路不是？颠坏的车越多，你的买卖
就越好不是？你咋还填上了哪？憨啦？德柱
大叔一言不发，头也不抬，仍旧用细沙填埋着
大大小小的坑洼，一个又一个……

五十年光阴一晃而过，半个世纪的岁月悄
然而逝。德柱大叔的修车小铺就像一棵槐树
依然立在路边，青石垒成的墙壁泛着幽暗的光
泽，黑色的扇形瓦片长满了厚厚的青苔，瓦片
缝隙里的小草又浓又密，那盏照亮了无数个漫
长夜晚的马灯依然挂在房檐下。只是，铺子门
前，没有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坏了的车辆停在这
里等待修理，没有了德柱大叔忙碌的身影和劳
累的喘息，没有了叮叮当当吱吱嘎嘎的各种声
音，也没有了来自或远或近不同地域的方言土
语。德柱大叔的修车小铺仿佛被人们遗忘了
一般，只剩下一片清冷孤寂。铺子门前，那条
遍布坑洼极其难走的土路，已经变成一条又宽
又直的柏油大路，平整光洁得如同一条黑色的
绸带伸向遥远的地方，一辆辆汽车满载欢声笑
语急驰而过，或奔向山外，或从山外而来。德
柱大叔抓着一根桐木拐杖，眯起眼睛顺着大路
望向远方，他轻声地说：好啊，好啊，我总算可
以好好歇歇啦…… ■汤青 摄影

德柱大叔的修车小铺
刘琴

蓝天
笼盖比水还清纯亲切的民谣
贴近简朴的茅屋
粗糙的石头与温煦的阳光
静立于农业的肺腑

那是一群土生土长的劳动者
日出日落的磅礴与辉煌
沸腾他们高尚而纯净的血脉
风，伴雨而落
凝和劳动者咸涩的汗渍
在所有幸福祥和的季节

带着比稻谷还清香的微笑
亲近土地
亲近农业的呼吸
在贫穷与幸福之间
挥镰舞锄
呼风唤雨
笼盖热火朝天的家园
让粮食金属般的光泽
照耀高昂的头颅，以及
所有跳荡不止的魂灵

劳动者
鲁亚光

清明小假，最好的去处大抵是陪孩子踏青
赏花了。妻提议去看槐花，我和儿子欣然应
允。邹城狼舞山，一路风景如画，那抹淡淡、
嫩嫩的青葱，逐渐长成浓浓的、酽酽的苍翠。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春
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涯”。记不清是
哪位大师的佳句，只记得儿时在父亲的教导
下背诵过。依稀记得，老家庭院内有一棵老
槐，每逢花开，家人总忙着采摘。我总会大口
吞下一串，直到嚼尽最后一丝甜味，满嘴白沫
才肯咽下。在那个年代，这算得上佳肴了。
等到我和姐姐大快朵颐，甚而吃到厌倦，妈妈
才把剩下的、蔫巴巴的花收集起来，和上一点
白面，加入些盐，放在油锅里烙出金黄的大
饼。那又是一种别样的风格，我们又会一顿
饱餐。有一年，家里比较富裕，妈妈在面糊里
加入一个鸡蛋，烙出的饼分外好吃，至今回味
起来都垂涎三尺，飘出来的是花的清香，吃下
去是原麦的醇香，细品之下还有蛋黄的鲜

香。妈妈总说，她不喜欢吃，花的味道太冲。
我知道，这是那个时代中国妇女共同的谎言。

爸爸在家时，总是要借着美食让我们姐
弟背上一两首古诗，不然是吃不到美味的。
吃莲蓬时要背杨万里的《小荷》，吃月饼时要
背苏轼的《水调歌头》，吃这槐花饼时自然要
背这“槐林五月……”那时，总觉得父亲有些
古怪，让我们背这些古怪的东西。有时，他坐
在老式的桌子上，用我们作业本的背面，写一
些在我们看来古怪的东西。他把写好的东
西，放在橱子里锁起来，从不让我们看。长大
后，才知道父亲当年因家庭成分问题和大学
失之交臂。现在想想，具有文艺思想的父亲
和勤劳善良的母亲，是上天给予我最大的恩
赐吧。可惜，彼时的我却生在福中而不知。
在这断魂之日，看着槐花，遥望故乡短松之
处，不禁潸然。“子欲孝而亲不待”，造化愚人，
不过如此。

“爸爸，你看，槐花！槐花！”思绪被儿子
的欢叫带回眼前。“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
芳醉万家。春水碧波飘落处，浮香一路到天
涯”，儿子吟诵着，全然没有我儿时死记硬背
的生硬，似乎同样的年龄，他们这一代对我当

年认为古怪的诗词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走进槐林，空气弥漫着清香，我们像蜜蜂

一样顺着清香的指引向山林深处前行。我采
一串，放在嘴里，少了儿时的贪婪，细细品
味。妻更仔细，拿矿泉水清洗了浮尘，摘去花
萼，塞到儿子嘴里。儿子似乎并不太喜欢，吃
了两串，就不肯再吃。妻说，怎么槐花不如以
前好吃了呢？我不知如何作答，笑而不语。
不远处，有几个临近村庄的孩子，正像我小时
候那样，大把大把地，把槐花往嘴里塞。他们
吃得那么投入、那么惬意。我转脸对妻说，不
是槐花口味变了，改变的是你我的心情。

不一会儿，儿子和那几个小孩玩了起来，
打成一片。儿子也学着他们那样，整把整把
地吞食。妻连忙去制止，我劝住，也许，槐花
就该这样吃吧。我试着把一大把槐花塞进嘴
里，浓郁的清香夹杂着一丝花萼的苦涩，果然
如儿时一般。妻也学着我的样子，我们彼此
看着满嘴白沫的对方，想笑却笑不出来了。

回来的路上，我们绕道而行，生怕碾碎那
飘落之处的一路浮香。看看车中因倦意而小
睡的妻儿，愿幸福如槐香，一年一年，一代一
代，永无止境…… ■李昊天 摄影

像过去的样子去见槐花
黄飞

小时候，我家房前屋后长着几棵大槐树，父母亲管
它叫洋槐和黑槐。黑槐摇身变为国槐，还是我上了高中
后才知道。至于为什么叫国槐，就没有寻根问底的必要
了。但有一点，这种槐树一定深得人们的喜爱。

我是个很调皮的孩子，放学后，经常光顾生产队的
牲口棚。我深知“马尾巴的功能”，在其后面转悠，趁机
拔几根长毛，等惊恐的“马大姐飞起一脚”时，我已经消
失得无影无踪了。

马尾巴上的毛，又粗又长，油光发亮，劲道柔韧，最
适合做捕捉蜻蜓的套圈了。取一根拔来的长毛，中间打
折，搓捻成绳，然后发梢穿过绳孔，做成一个套圈，钉在
竹竿上即可。捕捉的方法很简单，只要悄悄地将套圈顺
着蜻蜓的尾巴套进去，用力一拉，蜻蜓即可收入囊中。

有种美丽的蜻蜓，我给取名叫绿老虎，特喜欢抓着
黑槐树的枝条做“引体向上”。它的透绿的身体上，点缀
着一些黑黄相间的纹络，美丽极了，大大的眼睛不停地
抖动，尾端像是会呼吸一样，极有规律地伸张着。我每
次扛着武器走到树下，总能发现好多只绿老虎，垂直地
挂在枝条上。我想，它大概是躲在黑槐树下乘凉吧。

“人家只是来乘凉，招你了，还是惹你了，干嘛跟人
家过不去呢！”还有捉到蜻蜓后，残忍得像做外科手术一
样，掐断尾巴，用草棒连接，再放飞，自以为飞得更高，更

远。现在想想都后悔，捕捉蜻蜓是我一生中做过的唯一
的坏事。

黑槐，树冠不太大，墨绿的叶子密密麻麻地挂在枝
头上，即使再强的阳光，树荫下也见不到半点斑驳，成了
大人们休闲纳凉的好地方。槐树新生的枝条光洁碧绿，
树皮柔韧细腻，小孩子们特喜欢爬到树上去玩，像结了
一树的葫芦娃。到了七八月份，黑槐就会开出淡黄色的
花朵，含苞的花蕾恰似一枚枚弯月，盛开时则会生出五
六枚花瓣，一串串地向上绽放着。花落入泥后，树上结
出的果实像一串串碧绿的珍珠，挂满枝头，等到颜色变
的幽暗，就是采摘入药的时候了。

黑槐，生命力极强的，俗话说“唐松晋槐比南山，见
证历史活神仙”。如今，济宁市区最古老的那棵大槐树
已千百岁了，仍生生不息，枝繁叶茂。

刺槐，没有国槐的柔美，浑身长满了针刺，但它的花
朵却可以食用。以槐花和鸡蛋面粉作为食材，再添加一
些佐料，做出的槐花糕、槐花窝窝，都成了特色小吃，槐
花汤更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刺槐，在清明之后萌芽，一周后，花蕾开始孕育，椭
圆形叶片泛着淡淡的黄绿。它不像黑槐的叶片那么茂
密，可两种槐树的花蕾极其相似，只是刺槐花朵更加密
集，繁花如雪，似串串香玉，又若串串蝴蝶。远远望去，
仿佛满树厚厚的白雪，又随风飘来阵阵清香，众多蜜蜂
采集花蜜，“嗡嗡”作响。这时，开始采摘槐花了。槐树
天然的秉性是奉献，“只留清气满乾坤”。树枝脆极了，
用镰刀卡住枝条轻轻一拽就听“咔嚓”一声，有时近乎疯
狂的掠杀，已将枝条削光了。说来也怪，越是这样，槐树
越生出更多的枝杈，坚韧而旺盛。绽放不尽的美丽，正
在一次次磨难和创伤中获得的永生。

花与树的永生
王效新

四月了，院里那棵槐树花开得正盛，雪白
的花朵缀满枝头，随风摇摆，花香弥漫着整个
院落。

小时候的村头路边，就有一棵大槐树，枝
叶浓密。即使伏天，树下也会很阴凉，总引来
村里的孩子们的嬉戏，也总有村民端着碗蹲
在树下边吃饭边聊天。我问父亲：“这树长了
多少年？怎么不开花呢？”父亲说，树是爷爷
小时候栽的，大概有三四十个年头。不开花
是因为它是公的，母的才会开花。花特别香，
还能做菜。

第二年春天，我惊奇地发现，大槐树不远
的地方长出一棵小槐树，许多的嫩芽。我每
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小树，看它能
不能开花。四月中旬的一天，我发现小树的
枝头结了些许花骨朵，一串串的，虽然不繁
密，但很可人。过两天，花开了，散发着淡淡
的清香。我提着竹筐，小心摘下花朵，让母亲
为我做了一顿美味的槐花饼。那淡淡的花
香，自此停留在唇齿间再也没能忘却。

我上初一时，植树节那天，学校组织全校
师生一起去山上植树，我一看树苗就认出是
槐树。我们拿着树苗，来到离学校有五里外
的山坡上，开始了浩浩荡荡的植树活动。那
山不高，树特别少，杂草丛生。仰望几十亩的

秃山，我展开了想象的翅膀。一树树的白花
在风中摇曳，像天际间飘荡的白云，一片片飘
落的花瓣，像春天里飘舞的雪花，一阵阵浓郁
的幽香，引来无数的蜜蜂，给安静的村庄带来
欢快。

后来真的如此，每到槐花开放的季节，整
个山坡一片片白，浓浓的香味飘得很远很远。
花开时节路过那座山坡，都忍不住采一把槐
花塞进嘴里，那甜甜的滋味，至今回味无穷。

后来去了另一个小镇上学，发现当地少
有槐树，不免有些失望。四月的一个周末，同
桌叫我们几个同学去他家玩，刚到村口，就闻
到槐花的香味，原来他们村是远近闻名的槐
花村。远远望去，整个村庄被白色的花海笼
罩着，家家户户都晒满一院子的槐花。那天
我们吃了最好吃的槐花宴，有蒜泥槐花，槐花
煎饼，槐花麦饭，最让我难忘的是槐花陷的饺
子。走时，我们每人还带了一个槐花锅盔，同

桌家人的盛情款待，让我心里暖暖的。
同桌告诉我，下次来他家，顺着路上来，

遇见第一棵槐树后，左边小路上去第二家就
是。我心想，以后的事太难说了，毕业分别在
即，无缘也只能就此作罢。但那一树花香，却
永远驻进了我的梦里，让我魂牵梦绕。几年
后我嫁给了同桌，他把院子里种满了槐树，每
年花开时节，便芬芳了院落，芬芳了我美好的
回忆。

曾经的曾经，深深浅浅，点点滴滴，若有
若无都在记忆中渐行渐远，而这一树树嗅不
尽的芳香之花，总会让我的思绪缠缠绵绵，清
清浅浅。任岁月匆忙，依旧肆意弥漫起无边
幸福。 ■许双福 摄影

芳香情缘
白敏霞

每年的五月初，春夏交替，槐花盛开。
我家门前的那棵大槐树，两个人都合抱不过

来，没有人记得它的年龄。
梨花开了，杏花谢了，大槐树才悄无声息地吐出

花蕾。一嘟噜一嘟噜地挂在枝头上，在微风中散发
着淡淡的清香。

站在树下，看那一串串洁白在风中摇摆着，就
想起童年时母亲烙的槐花饼，清幽幽的槐花香，仿
佛还在唇齿之间……

那时候，生活很困难。青黄不接的日子，小麦
未成熟，瓜菜没上市，一天到晚吃的是地瓜面窝窝
和萝卜咸菜，喝的是稀薄的玉米粥。母亲总是找一
根长长的木竿，上面绑把镰刀，跑到大槐树下，踮起
一双小脚削树上的槐花。

放学回家，看到母亲削槐花，我就端个小竹筐
在树下捡拾，常常捋一把就放到嘴里，吃得特别香
甜。等到捡满竹筐，端到家中，母亲一朵一朵地把
花捋下来，放在清水中洗，再放上些油和盐。用瓷
盆和好面块，擀成一个个面皮，放上一层调拌好的
槐花，再盖上一层面皮，用手把周围压实。接着放
到锅里用慢火烙，等到反正面变色鼓起来，一股诱
人的香味散出来。迫不及待地拿上一个，在灶前
吃。在那个贫脊的年代，母亲烙的槐花饼简直就是
美食。

前年春天，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门前的大
槐树也因村里铺水泥路被伐掉了。每逢槐花盛开，
一种酸楚会涌上心头。常常想起母亲烙的槐花饼，
香甜的味道仿佛还在，已久远，很温馨。

久远的温香
马银生

周末，难得清闲，早饭后去了人民
公园。经过一天门，踏着卵石小路缓
行，心里什么都不用想，把内心清空，彻
底放松下来，感觉真好。

依照往日习惯，是沿着石阶而上
的。台阶渐近，空气中似乎夹杂着一股
淡淡的香气。行至台阶中部的平台，浓
浓的清香简直打着滚向你扑来，好像要
钻进每个毛孔里。多么熟悉的味道啊，
是槐花的香味，童年时槐花的香味。

不由得停住了，猛吸了两口，这清
清香香的味道，犹如小布丁入口时的细
腻滑润，直沁心脾。难怪有人写道：“槐
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芳醉万家”。还
未到五月，急性子的槐树已经把一嘟噜
一嘟噜的槐花挂在了碧如翡翠的槐叶
间。

到达台阶最高处，回望两侧，是槐
花的世界了。多少芬芳的美景，都在眼
中溜走了。若不是浓郁的槐香肆意地
充斥着，叫醒麻木的鼻子，今年的槐花
又擦肩而过了。

槐香的世界里，心里舒展了许多，
每个细胞都染上了槐香，随意地悠闲地
踱步凫峄楼北边，正与槐花撞了满怀，
想躲都躲不开。一路槐香，那纯洁如雪
的一簇一簇地悬缀在枝头的槐花，竟然
开得如此繁盛，扑啦啦的在树上，你不
让我，我不让你，仿佛能听得它们彼此
挤挨喧闹的声音。

猛然间，“槐亭”两个字闯入眼帘。
原来，公园中的这一片，本就是赏槐之
地啊。这么多年，也才看清抱柱上的两
副对联：“槐风不禁香袭客，吟鸟常衔诗
到亭”“槐荡清香盈客袖，亭观碧水润诗
怀”。没有诗人的情怀也罢，真的愧对
了满树的槐花也罢，却是这些年与太多
风景擦肩而过，是比这稍纵即逝的芳
香，更值得回味。而收获的这花香，竟
是因为不再错过。

嗅着槐香，回到了童年。老家的大
门内有一棵高大的槐树，每年初夏，槐
花盛开时，会有长杆绑紧一把镰刀，举
起，从树上削下来一串串的槐花，还没
等槐花掉到地上，就已经有一双手接
住，迅疾地塞到了嘴里，大口大口地狂
嚼起来。吃槐花的景象如在眼前，唇边
残留着儿时的槐花香味。

不再错过
张恒利

五一专栏

悠悠运河畔，依依杨柳青。古老的大运河犹如历经沧
桑的老人，见证着历史的变迁，历经着岁月的洗礼，日新月
异的变化中，那些依然清晰的往事，那些传奇动人的故事，
是否令你想娓娓道来，一吐为快。即日起，中共济宁市任城
区委宣传部、任城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济宁报业传媒集
团联合举办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征文大赛，现面
向社会各界征集作品，以非虚构写作为你讲述运河故事。

作品内容围绕“运河”主题，从不同侧面深入讲述运河
的历史和今天，在传奇或平凡的故事中，品味运河人生，发
掘运河文化，延续运河文脉，以时代记录者的宏大视野再现
运河之美，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描绘中国梦。

——挖掘任城区运河历史文化的独特内涵，着力展现
“济州古城、运河之都”的人文精神、历史风貌、文化成就。

——以全流域的宏大视角讲述大运河百态人生。
来稿要求原创，非虚构，未公开发表，内容健康，注重文

学品质和故事性，字数限5000字以内。活动组织者对作品
拥有修改和使用权利。

本次征文设一等奖一名，奖金3000元；二等奖三名，奖
金1000元；三等奖八名，奖金500元。

优秀作品将由济宁日报、济宁晚报刊发，并邀请国内专

家、作家评选佳作，颁奖并结集出版。
本次征文仅接受电子邮箱投稿，来稿请同时寄

mantao909@163.com 、jnrbjgb@163.com。邮件主题请
注明“中国运河故事征文”及作品标题，在邮件正文粘
贴作品内容，同时以附件形式附上作品文档。截稿日
期：2018年 10月 31日。

运河故事，期待你的讲述。

万元奖金等你讲述运河故事
——中国首届运河故事非虚构写作大赛即日启动

栏花设计：魏媛媛


